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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惠东地图像一只
鹭鸟，那考洲洋就是这只鹭鸟
的眼睛，而盐洲岛则是眼珠
子。从广州出发，下了高速就
是惠东地图上的鸟脑壳，沿着
鸟头一路往眼珠子走，到了预
定的民宿时，已经是下午四点
半钟了，开了几个小时车，太
累了，我和毛打算先歇歇再去
看景。

服务员是个十八九岁的
小姑娘，圆脸，短发，一双大眼
睛挺机灵。皮肤有点黑，看得
出不是本地的，看来在这家海
边上的民宿上班已经有段时
间了。姑娘问：“你们是来拍
夕阳拍鹭鸟的吧？”看我们点
头，姑娘又说：“现在差不多五
点，鹭鸟开始回巢了，是下午
拍夕阳拍鹭鸟最好的时候。
要不你们先去拍照，我先帮你
们开好房间，一会儿回来再办
手续吧。”

“ 嘿 ，你 这 小 姑 娘 会 摄
影？”我和毛对望一眼，有些惊
讶地问。

姑娘笑了，露出雪白的牙
齿，大眼睛弯成一弯月牙儿：

“我哪会呀，我们老板说的。”

“你们老板？”毛惊讶地问
道。

“对呀，呐。”她指着刚和
我们微笑了一下擦身而过就
匆匆往外走的一个男人说，

“那位就是。”
那是一个中等身材的男

人，匆匆一瞥，虽看不出多大
年纪，但也应该是中年了。他
穿着一件天蓝色风衣，一条速
干裤，手里捏着一部微单相
机，脖子上挎着一部单反相
机，肩上斜挎着一个袋子，显
然是个 600mm 的长焦镜头。

“专业呀，发烧友。”毛看着匆
匆往远处走的老板问，“不是
本地人？”

姑娘头一歪，看着毛说：
“正经八百的本地人。我们老
板呀，是村里最早出去做生意
的，他的鞋厂，有十条生产线
呢，专做出口的。”

“哦，十条生产线？身家
不简单呀。”我有些不信，“那
还开啥民宿呀？图个累吗？”

“喜欢呗。”姑娘可能没听
出我的怀疑，“现在厂子都是他
儿子打理，老板呢，每天就在这
拍拍鸟，接待接待发烧友。”

“难怪省摄影家协会参加
这次环保主题摄影大赛的摄
友介绍我们来这，看来早有人
来踩过点了。”毛若有所思。

姑 娘 捂 着 嘴 笑 着 说 ：
“其实呀，他就是放不下那
些幼鸟。”

啥幼鸟？我的好奇心起
来了，正想问，姑娘催我们：

“呀，你们还是先去吧，别错过
了最佳时间。”

于是我们按照姑娘的指
点，驱车往最佳拍摄点去。

车还没停下，人已经被震
撼了。两大片红树林之间，是
一条弯弯曲曲水道。水道上
空，一轮大大的非常纯粹的红
日，正缓缓地艳艳地沉向大海
那边的山。临别前的不舍染
红了天上的云，染红了归巢的
鹭鸟，染红了纷飞的海鸥，染
红了那条弯弯曲曲的水道，染
红了水道上欸乃归来的小渔
船。停好车，我们来不及感
叹，有些手忙脚乱地架好设
备，调好参数，咔嚓咔嚓就拍
了起来。

这时，一条小船从红树林
滑出来，从我们眼前滑过去，

沿着弯弯曲曲的水道向着夕
阳往前滑，惊起无数鸥鹭。“是
那个老板！”毛眼尖。

可不是，他的天蓝色风
衣，此时异常显眼，成了一片
红艳之间视觉的焦点。我心
中一动，惊起一滩鸥鹭！这
人，这鸟儿，这生命，可是风景
的灵魂呀！构图，调参数，拍
摄。我知道这幅作品一定很
美，心中得意，正想跟毛嘚瑟
一下，刚哎了一声。毛手一
指，竟然让我闭嘴！

折腾到天渐黑下来，已经
确实没有适合拍作品的光线
了，我们才回到民宿。

“拍到好作品了吧？老板
说得没错的。”那姑娘看我们
兴奋的样子，也很开心。

“谢谢你，谢谢你老板！”
我连声感谢。

“老板早回来了，你们这
才回来，肯定有收获啦。”姑娘
有些得意。

“啊，老板在吗？”毛问。
看来老板是个高人，我也

有意认识一下，忙看着姑娘。
“出去了，他有朋友来，去

黄埠镇上的酒店吃饭了。”姑

娘答道。
“啊。”毛有些失望。
“哎，你说老板放不下什么

幼鸟的，什么意思？”毛还记得
姑娘说的话，一边登记住宿需
要的个人信息，一边问姑娘。

姑娘咯咯笑出了声：“他
呀，在村里有个外号叫鹭鸟月
嫂呢。”

“啥意思？”我笑出了声，
一个大老爷们，还月嫂？还鹭
鸟的月嫂？

“可不，这小鹭鸟啊，有时
鹭鸟爸爸妈妈找不到足够的食
物，它们饿了会爬出巢来，有的
会掉在红树林下。我们老板
呢，每年春天都会去打鱼，或去
买小鱼喂这些落在树下的幼
鸟。它们要一个月左右才会飞
呢，会觅食了，也就饿不死了。
所以村里人都说他像月嫂，专
门伺候这些幼鸟呢。”说到老
板，姑娘满眼敬佩。

“哦……这个老板，真得
认识认识。”毛说。

很遗憾，夜里接了个电
话，公司有急事要我回去处
理，所以一大早我先开车回
去了。毛不肯走，就自己留

了下来。
过了一个月左右，省摄影

家协会的主题摄影大赛获奖
作品在网上公布了，我的《惊
起一滩鸥鹭》是二等奖。

一等奖是毛的。背景正
是盐洲岛的红树林，主体是一
个人在给一只鸟儿喂小鱼。
人是一个中年男人，一头粗硬
的短发，浓眉，大嘴，脸上是阳
光与海风的痕迹，有着朴实却
不失见过世面的沉稳。他蹲
着，左手提着一个红色的小
桶，右手抓着几条小鱼，正准
备往下撒。鸟是白鹭的幼鸟，
毛羽尚未长齐，稀疏的硬羽柔
绒间依稀可见略显瘦弱的肌
肉。鸟儿歪着头，大张着嘴。
人和鸟的神态捕捉得真好，人
微笑着，眼里闪着慈爱的光
辉。幼鸟专注地看着人，眼里
没有惊慌，满是渴盼与期待。
我没想到，一幅摄影作品，竟
能令我有些感动！我忽然觉
得那人有点面熟，虽然他没有
穿那件天蓝色的风衣，没有挎
着相机，但我直觉他就是那家
民宿的老板。果然，作品的名
字就叫“鹭鸟月嫂”！

几年前，有评论家指出文学
的“情义危机”，即某些作家的作
品中充斥着戾气。而肖建国的小
说集《惠州奇人》（北方文艺出版
社 2022 年 1 月出版），却是开辟出
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在赋予传
奇色彩的同时，更多呈现的是人
世间的情义。这情义不止于人，
还有动物、植物等，即“万物皆有
情”。而爱，也是作者文本中永恒
的主题。读其作品，字里行间里
时时昂扬着一股正义的力量。《惠
州奇人》由十一个故事组成，每个
故事都是不同身份的“奇人”。看
这本书会感受到朴实的语感，其
中蕴含着一股惠州本土的气息，
是纯粹干净的，也是乡土乡愁的，
犹如茂密浓绿的参天大树，在土
地的芳香里，见证本土的记忆。
作者对这本书的描述是“不论达
官贵人，抑或贩夫走卒，只要史书
没有记载过的，又确实能让我心
念一动的，哪怕是只言片语，我都
尽心去收集挖掘，常常埋没于古
街闾巷老人中。”

传奇：
传说与道义的相逢

传奇这类小说，起源于唐
代，作者大多以史家笔法，传奇
闻异事。后来，渐渐成为作家对
各种传说见闻的再创作，使得小
说变“奇”。在《惠州奇人》里，作
者同样是收集不少传闻。书籍
的每个故事都像是长辈会告诉
自己的故事，在每盏灯的夜晚，
床前谈起的陈年趣事。与其他
传奇小说相比，作者的深刻之
处，在于这“奇”更具现实意义，
通向奇人的生活世界，述说出世
间的善恶价值观，而不止于“传
奇闻异事”层面。

这本书的短篇小说能看出作
者心中的理想道义，是正义的仁
爱之道，也是“行正义之事，做仁
爱之人”的道义，但作者用不同的
奇事，讲述出这些道理。小说《地
炮仗》有不义之仇和肝肠侠义之
事。《镜花缘》《小玉和奶奶的香
樟树》《邪道》则述说走入邪道、
最后会有报应的道理。小说层层
悬疑，再回首，已是正义凛然。在
《惠州奇人》《月下美人泪》中，则
是珍惜眼前幸福生活的之道。
《城里的娘子乡下的汉》《县长的
钓竿》则是世间的仁爱之道，因爱
而前行。《父亲是条河》《一路秋
风》更是述说人生之道，不要跑
偏。有些错不能犯，一犯而后悔
终生。

现实：
地域与方言的相识

这本小说的书名选择呈现地
域性，是冒险的，这不仅局限读
者，也会小众化。但这本小说也
注定是独特的。通过地域叙事，
在书中凝聚着惠州本土的城市风
貌，出现惠州本土的丰山、高榜山
的描述。而作者的书写也有对惠
州的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在朴质
的地域风貌里，描述惠城生态，并
通过对历史的捕捉，展示惠城的
人文特色。在小说能看到城市化
进程对人民的影响，从县城到城
市的转变，都展示地域的变化。
在《小玉和奶奶的香樟树》能看见
城市化进程对家庭感情的影响，
在《父亲是条河》能看出城市、乡
村发展的曲折进程。作品中的人
物鲜活，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
参与者，让人读起来具有强烈的
时代感。

印象深刻的是书籍里面会出
现本地语言，尽管地域语言限制读
者范围，但也刷新读者的认知，能
使读者接触到惠州本地语言。作
者非常巧妙的是，并没有过多地使
用本地语言，而是偶尔冒出一两
句，使文本变得有趣。有些方言会
标注上中文意思，如“耙耳朵”“棒
老二”“扯筋”“鬼迷日眼”等，使文
本变得丰富，尽显地域特色。

情义：
世间与人物的相爱

在小说里，都是小人物的大
情义。那是小玉对香樟树的爱，
也有阿庆伯对县长的爱，更有打
铁对盆栽的热爱，以及乡下的男
人对故乡的喜爱。这些小人物尽
显人间百态的真实情感，这也藏
着作者对社会小人物的关怀，以
及对历史中小人物的关注。这情
义是有容乃大，是陌生人之间的
爱意，不止于血液的亲情。在《我
本善良》里，有洪大佬对女学生的
爱，但洪大佬是小偷的身份，也说
明这种爱意并不局限于好人或者
坏人。更多的是作为人的真实情
感，那是对天地、对自然的敬意，
也是对生命的关怀。通向人间的
真情，并不是冷漠黑暗的人性，故
事最后都通向道义。

爱，是作者的永恒主题。小
说对照内心的真实感受，展现人
物的情感，也显示出作者成熟的
文笔。他用犀利的笔锋，写出传
奇故事的情义，还有现实的百
态。这些“奇人”也并不是另类，
也具有人间的情感。读完作者的
作品，有一种感慨，更是收获道义
与情义之路。我想在作者心中，
他有属于自己的仁爱大道。

立春之后，离家不远的武
汉迎来了 2022 年第一场大
雪。东湖之畔，珞珈山上，瑞
雪穿庭挂树，结满了虬龙琼
枝，恰似提前绽放的樱花，纷
纷扬扬，让人心生欢喜。

苍茫大地，乾坤朗朗，阴
霾逐渐散去，大家纷纷走出家
门，以白雪为素材，秀起了才
艺。在木兰草场，在黄鹤楼
前，在长江之滨，在首义广场，
大大小小，各具特色的纯手工

“冰墩墩湖北分墩”闪亮登场，
刷爆了朋友圈。

在众人之中，最让我觉得
暖意融融的是一位年过六旬
的老人，为了迎接虎年，他穿
着老虎公仔造型的衣服，在黄
鹤楼下的广场上和自己堆的
一个冰墩墩微笑合影。此时，
一向熙熙攘攘的广场空无一
人，只有风雪漫天。濒临万里
长江，雄踞蛇山之巅，挺拔独
秀的黄鹤楼仿佛也变得温柔
细腻起来，成了老人和冰墩墩
唯一的观众和伙伴儿。

刷完朋友圈，看着书案上
历时五年、辛苦撰写成书的
《岭南名臣叶春及评传》。我
不禁想起，黄鹤楼前这位堆冰
墩墩的老人，和几百年前年过
六旬、暮年出山的惠州先贤叶
春及何其相似。万历二十年，
风雪交加，除夕将近，黄鹤楼
上，满头白发的叶春及把酒临
江，思绪万千。他的背后，是
罗浮石洞，隐居廿载；他的前
面是仕宦浮沉，宫门九重。

从当年在惠安任上，励精
图治，“治绩为当时第一”；到
迁宾州知州，阴差阳错，被“削
为士伍”；再到“辟逃庵以居，
遂不复出”。饱经沉浮之后，
叶春及，那个十七岁时，曾在
惠州孔庙立下“谓他日不殂豆

其中者，非夫也。”的屠龙少
年，并未忘记曾经的誓言。二
十年的罗浮隐居，他有扛起湛
若水讲学大旗的欣喜，也有博
罗知县邓以诰修改县志时的
抵牾，蹉跎岁月，得失参半，但
是硬颈之气，不输当年。

时任两广总督，“骏烈光
乎一代，清风冠于八闽”的吴
文华，在故乡福建连江时便知
叶春及的贤名，叶春及的《辞
署连江县》，更让其感受到了
叶春及人格之高。巡抚广东
之后，他向朝廷推荐叶春及
时，不吝啬赞美，说道：“叶春
及学超流俗，行追古人。应诏
三万言，凿凿无非经济，政书
十余卷，蔼蔼悉出真心，臣常
耳目其人，盖唐元德秀之流，
似不可以资格限之。”吴文华
将叶春及比作唐朝的隐士元
德秀，认为他是社稷之才，不
应该以“削为士伍”的身份限
制他的发展，应该让他发挥更
大的功能。

太常卿艾穆在擢升四川
巡抚时，以叶春及“学综百家，
文追两汉，砥行以圣贤为归，
抗志在俗流之表”，因此举以
自代。他的挚友，一人之下、
万万人之上的显官，内阁首辅
赵志皋也力邀叶春及出仕，这
些让年迈的叶春及重新燃起
了修齐治平的志向。万历二
十年壬辰，六十一岁的叶春及
离开了罗浮山石洞，回到家
中，准备接受朝廷的征召任
命，这期间他将父母的坟墓迁
葬到黄田山，即今日惠州市城
区黄田岗，并作了《先府君退
斋 先 生 先 孺 人 方 氏 迁 墓 志
铭》，做完了这些，叶春及就准
备赴任湖北郧阳知府。

郧阳地处湖北西北部，比
邻河南和陕西，古代是秦楚交

界之地。汉江穿城而过，武当
山的余脉延伸到这里，形成了
山环水绕的地理特质和优美
的环境。叶春及在郧阳为官
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依然坚
持为民请命，甚至不顾自己的
安危。他的卓越表现，赢得了
百姓的认可和朝廷的关注。

万历二十一年冬，叶春及
再次迎来了朝廷的新任命，升
迁其为户部员外郎。员外郎，
顾名思义，是指定员之外增置
之郎官，类似于魏晋时期的员
外散骑常侍，三省六部制推广
之后，每个部都有一定量的员
外郎名额，也称副郎或外郎。
在明朝中晚期，其官秩为从五
品，虽然并不是很高，但是却
能接触中枢机要。

收到任命之后，叶春及踏
着寒冷的北风，沿着汉江一路
坐船南下，打算经过长江，走
京杭大运河入京城。一直到
除夕前两天，他才到达武昌，
当地的官员置酒于黄鹤楼上，
宴请叶春及，当时刚好天降大
雪，看着楼外的苍茫长江，叶
春及感慨顿生，赋诗一首——
《除夕前二日武昌孙大守李别
驾韩司刑置酒黄鹤楼席上口
占》

欲乘黄鹤鹤不来，黄鹤仙
人安在哉。

雪飞楼阁客肠断，岁暮江
湖老鬓催。

蜗角误我葛洪洞，骏骨欺
人郭隗台。

泽上那能歌独醒，为君一
饮三百杯。

诗中可以看出，虽然前途
无限，但是叶春及此时的心
境，依然有些愧悔与寂寥，一
方面他怀念在罗浮山悠闲从
容的生活，一方面他也感念朝
廷的宠眷之恩。漫天白雪与

白头老人，在除夕前站在大江
之畔的千古名楼之上，捻须吟
哦，不禁让人思接亘古，感慨
万千。叶春及前后六次赴京
乡试，皆名落孙山，青年时代，
风雪之中他在赴京都的路上，
而今，何尝不是如此？只是物
是人非，当年少年，而今垂垂
老矣。

到达北京时，已经是万历
二十二年春天，这一年岁在甲
午，叶春及已经六十三岁。在
当今社会，这已经过了一个男
人退休的年龄，正是在家休
息、含饴弄孙的时候。在明
代，百姓的平均寿命大概在四
十四岁左右，叶春及已经算是
名副其实的高龄了。

在京城任职户部员外郎，
工作任务非常繁重，但是叶春
及还是能得心应手，表现得游
刃有余。他自幼年时便注重
实学，对经济、术数、图表颇为
熟悉，在闽清教谕任上和石洞
书院授课时，这些都是教学内
容之一，没用太长时间，他便
熟悉了户部庞杂的图集与账
册。随后，他又被任命为江西
司郎中。在户部，下辖有多个
司，分管各项专门的工作，江
西司即是其中之一，全称为江
西清吏司之主官，掌司事，主
管课税。

清代光绪年间的《惠州府
志》记载：“入为户部员外郎，
随转江西司郎中。尝管崇文
税，其事凌什米盐，动关中贵
人，春及一切渊鱼察之，不少
假也。”崇文税即崇文门税关，
这里在明清两朝斗曾是全国
最大的税关，每年征收的税
额，居全国各大税关之首。

早在明成祖朱棣做燕王
时，崇文门所在的位置，便是
北京物流集散地之一。从明

代建都北京以后，人口和商业
规模急剧扩展，通惠河码头从
积水潭迁到东便门附近的大
通桥下，从而使距大通桥只有
咫尺之遥的崇文门成了各种
商品的集散地和批发商聚集
的地方，也是征收各种商税的
最佳场所。因此，自弘治六年
崇文门税关成立之后，这里很
快便成为统管北京九门进出
货物征收商税的总衙门，税关
设在崇文门外大街路东边。
这座古老的税关，跨越三朝，
直至民国十九年才撤销，前后
共四百三十七年。明代中晚
期，尤其是隆庆开关之后，商
品经济发达，崇文门每年的税
银都有近十万两。

繁华的商业，严苛的征
税，使得崇文门税关收入很
多，这其中也包括很多灰色收
入。以往，为了防止其他官吏
忌妒，崇文门税关会以“献
鲜”为名，在每年三月。向皇
帝及大臣送黄花鱼，十月送冬
笋和银鱼，在明清两朝，几乎
成为变相的分赃的定例。同
时，对于在京官员和朝廷内部
的贵人走私带货，税关则睁只
眼闭只眼，甚至不管不问，参
入经营，导致大量的偷税漏税
的现象。

面对这一时弊，叶春及一
边积极向皇帝“条奏利弊”，一
边“厝注经画，详察不苟”，用
自己的算学才能，制作图集，
一丝不苟地规范纳税。为此
他还专门撰写了一本著作《崇
文榷书》，以崇文门税为切入
点，讲述税赋的征收存在的问
题及解决办法。最后，叶春及
积劳成疾，卒于任上。

他死后，已经身为明朝内
阁首辅的赵志皋，亲自负责办
理叶春及的丧事。丧事完毕

之后，他又差官扶榇南还，回
到东江之畔、罗浮山下叶春及
魂牵梦绕的惠州。梓棺到达
惠州之后，惠人无不哀痛，惋
惜这位学问渊博、人品端方的
大儒。当时的礼部右侍郎、著
名学者杨起元就曾评价叶春
及“如化甫先生者，代不数人，
岂独惠而已哉”！

叶春及过世之后的当年，
他的子弟们将叶春及所著的
诗文奏疏题记碑刻等进行了
收集整理，以他的隐居地罗浮
石洞为名字，刊刻成为《石洞
集》行世。被明代著名戏剧家
汤显祖称为八闽“孤介之士”
的沈鈇，是福建诏安县人，他
对叶春及颇为了解敬仰，欣然
为《石洞集》作序。后来《石洞
集》被采进宫内，著录于《四库
全书》，叶春及也成了数千年
来，作品著录《四库全书》最
多、最全的惠州学者，时人评
价他的文风“如春蚕作茧，遇
物即成”，往往能以小见大，给
人以启发。

清朝雍正二年，惠州知府
吴骞集郡中耆宿鸿儒商议，在
惠州西湖的披云岛西新园建

“五先生祠”，这里曾是叶春及
的好友李学一开辟的私家园
林，园内有留书楼、浩然亭、放
生池等，为西湖胜迹之一。“五
先生祠”合在一起，祭祀明代
中晚期惠州的五位贤达——
叶春及、叶萼、叶梦熊、李学
一、杨起元。他们“仕同时，居
同里，又同以文章道德功业见
重当时”。

这五位先生，成为明代中
晚期惠州本土士林崛起的标
志。数百年来，他们一同守护
在西湖之滨，庙食香火。他们
滋养着湖山灵气，也丰富着惠
州人的精神世界。

家在小区最后一排，隔一
堵围墙便是勤丰社区的永庆
村。对于那些村民，我可真是
羡慕嫉妒恨。

羡慕他们几乎每家都是
深宅大院，嫉妒他们家前屋后
都有地儿栽花种菜、养鸡鸭猫
狗，恨他们说话高声大嗓如吵
架，常扰了我的清梦。有时
想，我和这样的邻居，尽管鸡
犬相闻，但估计老死也不会往
来的吧？

可是，今年夏天的几件小
事却让我改变了对那些村邻
的看法。

那天中午，儿媳妇敲门进
来，包也不放下，直奔卫生间，
解决完了，又匆匆忙忙地对我
说：“妈，我来不及吃饭了。今
天设置疫情防控点了，我要去
值守，怕那里没地方上厕所，
回来解决。”边说边往外走。
骑上车时，指给我看：“喏，防
控点就设置在你们小区东边
围墙外。”

想想还是不放心，带孙子
吃了饭，就打着伞抱着孩子去
看看。因为匆忙，遮阳篷还没
搭起来，儿媳妇傻乎乎地坐在
烈日下。我说：“你怎么不去围
墙的阴影下待着？这样晒到下

午三四点钟，非中暑不可。”
“我怕来往的人看不到

我。”
“你能看见来往的人就行

啦。”
婆媳俩正说着呢，一户人

家的院门开了，一个妇人问：
“你们是来值班的吗？”

我抱歉地说：“不好意思，
吵到你了。”

“不是不是。我是想问你
们要不要开水？”说着，递过来
一只红壳水瓶。儿媳妇说：

“我带水了，谢谢啊！”
“你们朝巷口树荫下来一

点，太晒了。中午没多少人来
的。”

我们听话地往树荫下挪
了挪，感觉好多了。儿媳妇感
慨地说：“这里的人家都很好，
刚刚我吃盒饭时，开小店的老
奶奶还给我端来了一碗萝卜
骨头汤呢，还说有什么不方便
的就跟她说。”

听她这么说，我放心了，把
伞和帽子留给她，带孙子回家。

后来，这边巷道建了围
挡，防疫卡口改在了我们小
区西围墙外面，又有了新的
故事。

那天，儿媳妇值守结束回

来时，一手拎着一个口袋，一
口袋里装着韭菜和一只大黄
桃，一口袋里装着油烫鸭，隔
着口袋都闻到了韭菜的味道，
看 到 油 烫 鸭 那 红 红 的 辣 椒
油。我问：“你在哪儿买的
菜？你又不吃辣，买这油烫鸭
干啥？”

她笑着说：“韭菜和黄桃
是一个大妈非要给的。说韭
菜是她自己种的，不值钱；黄
桃是人家送她的，没花钱。不
要，还不高兴，跟我们急。”我
拎了拎，韭菜还不少呢，真难
为人家的一片好心意了。

儿媳妇接着说：“我们在
这里设了防控点，有人想到后
面的大西小区门口买油烫鸭
不方便了，今天就有三个人忘
记带手机，无法出示健康码，
过不了关卡，只好回去了。我
们想着不能让人家做生意的
为难，值守换班后，就一人去
买了一份。没想到老板看到
是我们，先是不肯收钱，后来
见我们坚持，又免费给我们切
了素鸡拌在里面。”

可能是因为很久没吃油烫
鸭了，我们全家都觉得今天的
鸭子实在美味。我心里更是美
美的：病毒无情，芳邻有爱。

芳 邻 □刘翠琴

海湾落日 汪洁 摄


